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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澡麟界
尤小灵答应在这个星期内揍我一顿

。

我将信

将疑地点了点头
,

同时伸手到地板上捞起我的短

裤
。 “

你说话可得算数
。 ”

我套上裤权
,

回头又关照

她
。

为了更好地承受她的那一顿暴打我决定停止人

冬以来的晨跑
,

另外我的古筝练习也该停一下了
。

我赤脚站到地板上
,

拴长裤时挂在皮带上的钥匙串

丁丁当当地响
,

这影响了我的听觉
。

我喜欢尤小灵

呼吸的声音
,

以及刚才呼吸最为急促时从她嘴里发

出的阵阵呻吟
。

尤小灵真是个不错的女人
,

她很会

疼人
,

搁在床头柜上的那一果汁就是最好的证明
。

我穿好衣服回转身
,

从尤小灵的手里接过她递给我

的杯子
。

我真有⋯点舍不得走
。

我喝了一大口果汁
。

刚

上床时用开水冲的
,

现在已经凉了
。

我撩起窗帘看

了看外面小区里的水泥路和树木
,

它们静默在路灯

下
,

沉重的夜色渗透地面触及了它们的纠缠在一起

的根部
,

那棵棕搁和那棵香樟挨得这么近
,

也难怪

它们日久见真睛
,

在地底下有一手呢 想到这儿
,

我

冲着尤小灵俯下身子
,

她当我要跟她吻别
,

闭上眼

睛又张开嘴唇
,

我笑了笑
,

冲着她的眼睫毛吹了口

气
。

尤小灵从短暂的沉醉中苏醒了过来
,

她迷糊的

目光粘在我的头发上
,

领子上
。 “

他们还在喝
”

我点

了点头
,

刚才我的美食城副经理给我发来个短消

息 号包厢的人正在给王明刚灌酒
,

祝快乐
。

我想像得出那一边是怎样一个热热闹闹的场

景
,

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下定决心从尤小灵的怀

里抽身出来
。

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在我看短消息的同

时
,

尤小灵也接了个电话
,

电话是她在寄宿学校里

的儿子打来的
。

她的这个电话接了总共五分钟
,

起

先我还不当一回事地用食指抚摸着她裸露的脖颈

和后背
,

可没过多久我就烦燥起来
。

尤小灵嘴冲着话筒就像在给一个情人说悄悄

话
。

她说话的声音又糯又软确实非同一般
,

可她也

太不注意节制了
。

有时她和他夫妻双双来我的美食

城吃饭她也是这个样儿
,

根本不顾我紧皱眉头几乎

把计算器的键钮者伶决德死了
。

这是个迷惑力很大的

女人
,

我知道
,

可我的嫉妒还是折断了我的情绪
,

我

这样说意思是我常常把我的情绪当成一根在春风

里摇摆的长满绿芽的杨柳条
。

我心里对自己说算了

吧
,

今天就到此为止
,

况且她已经答应我在这个周末

以前揍我一顿
,

就像昨天她在我开的美食城里揍他

的丈夫王明刚一样
。

除此之外
,

我还有什么指望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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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今天是星期一
。 ”

我把这句话当成临别前的
“

再见
”

跟她说了
,

同时也是再一次的约定和情意绵

绵的提醒
。

王明刚家那越层式公寓朝南还有个不小

的庭院
,

种了铁树和腊梅
,

我大模大样地从那儿出

来
,

开着摩托车回美食城
。

时间还早
,

不过是 点差

一刻
,

大厅里吃夜宵的食客已经来了几拨人了
,

有

几个手摸着筷子好像晚饭没吃似的
,

直着嗓子催服

务员快点上菜
。

我跟我的副经理打了声招呼
,

就到

总服务台里边的那张皮转椅上安顿下身子
。

收款的

小姐递给我一沓单子
,

我乱翻了一通
,

只挑了 号包

厢的账单看了看
,

刚才叫的一箱啤酒还没算进去
,

打折之后提晒 引央
。

我有点后悔自己回来早了一点
,

不过还好
,

昨天我没做的事情今天好歹也做了
,

况

且尤小灵也答应了我的请求
,

也使我一周的生活和

情感都有了个奔头
。

昨天
,

也就在这个时候
,

也是在

号包厢和一帮朋友聚餐的王明刚在从厕所回来的

半路上
,

突然在服务台前停下脚步
。

他的脸喝得就

跟煮熟的澳大利亚大龙虾似的
,

他似乎刚才在厕所

里刁硬时想起了什么
,

可走到这儿却忘了
。

我递给

他烟
,

他拔下牙齿缝里的牙签冲我摆了摆
,

另一只

手从裤兜里掏出了皮夹
,

看了看
,

可还是把皮夹当

成了手帕擦了擦嘴
。

他愣愣地边 浴立点着坐在我身

边的收款小姐
“

你别笑
”

“

还有你
”

他的手指一移
,

我朝身后看了看
,

没

人
,

等我回头时我已经收拾掉了我脸上的每一丝笑

容
。

“

今天是我老婆的生 日
,

你
、

你
、

你们谁去买一

个蛋糕 ⋯ ⋯给
、

给
、

给我老婆送去
”

他的眼睛血红
,

血管里的酒精浓得估计已点得着火
。

我踢了收款小

姐一脚
,

她马上掏出圆珠笔和本子
,

记下了王明刚

的家庭地址
。

蛋糕当然是我送去的
。

对于王明刚家
,

包括她

的妻子我几乎是熟门熟路了
。

车过海关门口时我给

尤小灵打了个电话
,

人到了那儿小花园的铁门已经

开了
,

客厅里亮着吊灯
。

我真想说这个蛋糕是我送

的
,

可这样的谎言只能成活二三个小时
。

我一见尤

小灵就说
一

了声生 日快乐
,

又举了举手里的蛋糕
。

我

实在不想看她脸上那份激动和惊喜的表情
。

我沉默

着坐在沙发上
,

打量着我穿的那两只长毛绒小熊拖

鞋
,

脚尖对着脚尖
。 “

王明刚没事吧
”

我说当然没

事
,

喝醉酒对于他来说已算不上一个事儿了
。

我点

着一支香烟
,

深深地吸了一口
。。

我希望这淡蓝色的

烟雾能把我整个身体裹起来
,

让我变成另外的什么

东西
,

比如说生 日贺卡什么的
。

尤小灵掀掉了蛋糕

盒的盖子
,

香喷喷的奶油蛋糕惹得她哇地叫了一

声
。

她的嘴唇穿过烟雾在我的额头上种了一个吻
,

她的手抓紧我的手
,

我挣脱了她把手里的半截香烟

扔进了烟灰缸
。

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的心里是清楚

的
,

不过
,

我还是说了声这蛋糕是王明刚叫我送来

的
。 “

真的
。 ”

我低下头
,

手指插进了发丛
。

我听到尤

小灵迟疑地从我身边走了开去
,

她在茶几和音响柜

之间的那块地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三圈
,

之后就抽

泣了
。

她非要跟我回美食城
,

我有什么办法 我自身

都难保
,

心情糟透了
,

不过我还是劝她别把蛋糕拎

回去了
,

可她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理也没理我
。 “

你

别管我
”

声音恶狠狠的
。

我叹了一口气
,

心里想我

如果也跟王明刚一样喝个烂醉那就好了
。

“

你领她来干什么
”

酒已醒了一半
,

王明刚斜着眼瞪我
。

我站在 号

包厢门口
,

招手示意走廊上的服务员把另外几个包

厢的门关好
,

那儿有几个陪酒的小姐
,

匆匆一看似

乎什么衣服也没穿
。

和王明刚同桌的人嫂子嫂子

个劲地叫
,

就像一群争着要吃奶的小猪
。

尤小灵走

到王明刚的身边
,

一把把蛋糕掷在桌面上
,

有只酒

杯啪的一声摔在地板上碎了
。

包厢里霎时静了下

来
,

王明刚站起身像一株风中的向日葵
,

晃晃悠悠

地想说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开口
。

“

王处长
,

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 日
。 ”

尤小灵一

字一顿地说
。

我转身推开挤在我身后看热闹的服务

员
,

示意他们回避
。

“

我真心真意地询绷士你
”

听妻子这么说王明刚

脸上僵死了的皮肉刹那间松动了
,

他抽出手拉尤小

灵
。

也就在这时候
,

尤小灵木头似的一下子栽倒在

丈夫的怀里
,

双手在丈夫的脖子上肩膀 使劲地抽

打着
,

嘴里哇哇地乱叫
。

整个 号包厢也就乱了套
一

了
。

后来他吻了她
。

这个吻就像一个湿挽媲的句

号结束了这场打闹
。

王明刚拥着尤小灵回家去
,

他

们的衣服上都粘了好些个奶油
,

仿佛两个人刚才还

在雪地里打滚
。

我板着脸关照迎宾小姐美食城今晚

不接待来客
,

提早关门
。

过了一个多小时
,

食客们和

美食城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了
,

我到静悄悄的厨房里

给自己热了个什锦沙锅端到空荡荡的大厅里 我开

了瓶干白
,

有那么一个瞬间
,

我发现身边挤满了吃

喝的人
,

吵吵嚷嚷的声音几乎把屋顶都掀翻 了
,
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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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 了一下桌子
,

吼 了句别闹 了
。 “

幻觉
, ”

自言自语的

我冲着映在酒瓶 几自己的脸笑了笑
,

又一 口把杯子

里的酒喝 于了
。

我突然发现我这样的生活也该换个

样子了
,

卖掉美食城
,

娶个妻子
,

再到附近小镇上去

盖幢别墅然后找个代课教师什么的工作干干
,

过一

种平平淡淡的生活
。

自从开了这个小美食城之后其

实我一直在干着勾引那些食客的妻子的那份勾当
。

那些个丈夫几乎每晚都在这儿花天酒地
,

拖住陪酒

小姐胡搞
,

儿乎每过二三个月就得请个木匠师傅来

把包厢内的椅子修一修
,

不然咯吱咯吱响的椅子都

快散架 了
。

而他们的妻子在家不是守着个电视机
,

就是不停地给丈夫打手机催他快回去
。

她们会找各

种各样的理由
,

比如自己病了
,

隔壁邻居家着了火
,

或者他丈夫住在乡下的娘快死了
,

最老实的说法是

自己到现在晚饭还没吃
,

家里的煤气断了
。

这时做

丈夫的关了手机就吩咐我给他家里送一份快餐去
。

我本想叫手下的跑一跑
,

可找来找去最空的还是我

这个当老板的
,

我开着摩托车把快餐送到那个人的

家
。

门一 开我就知道有戏了
。

她刚洗完澡
,

只穿了件

真丝睡衣 她饭也没吃一 口我们就干 上了
。

之后她

丈夫就雷打不动地在我这儿吃饭 了
,

而她也隔三差

五地命令她丈夫给她在这个美食城里叫了一份快

餐
〕

送外卖的活儿从此就由我包了
,

他们花钱吃我

的喝我的
,

而我白白睡他们家里的
。

想到这个就连

我自己都有点难以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美事
。

通

过博采众长
,

我练就了很高的性爱技巧
,

而这又通

过那些食客们的妻子之日
,

夸张成我美食城的烹饪

水平越来越高 差不多也是这样
,

我跟尤小灵有了

一手
,

我觉得这个在青少年宫教音乐的女子与众不

同 我学古筝也是她建议的
。 “

你过的是一种什么样

的生活我可以想像
,

你不要跟我说
。 ”

她忽闪着大眼

睛盯着我
,

弄得我有点想下次来送外卖应该顺便带

件睡衣来穿穿
,

另外卫生间的龙头老是滴水也该换

换
,

院子里的几棵矮树也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

午施一点有机肥
。

今天眨眼就变成了昨天
,

今天又是这样
、

王明

刚听到 自己可能被提为副部长的消息
,

他官场上

和生意场上的朋友又聚拢来提早给他鼓劲和庆贺
,

地点就在我们美食城的 号包厢
。

酒喝到 点 分他

捏着手机出来
,

命令服务员小姐给他家里送一份快

餐过去
,

要全素的
“

要不要再买个蛋糕
”

小姐在小

本子 几记 了一 笔
,

抬起头跟王明刚开玩笑
,

这家伙

心神领会地抿了抿嘴
,

双手叉腰挺着胸脯吼一句

家里红旗不倒
,

家外彩旗飘飘
。

他踱着方步走回包

厢时很像一个美洲的大诗人
,

叫什么鲁达的
。

服务

员小姐 目送着王明刚的背影消失 了之后回头冲我

一笑
, “

老板
,

辛苦你跑一趟了
”。

我板起脸
,

小女孩

很知趣地吐了吐粉红色的舌尖
。

我亲自到厨房里去吩咐
,

监督
,

所以到尤小灵

那儿
,

鼻子里还残留着一股油烟味
,

这使我很不舒

服
。

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闷闷不乐会是一副什

么样子
。

‘

尤小灵吃完了还热着的快餐
,

用纸巾擦了

擦嘴
,

说了声称去洗洗
,

我说你也来吧
。

我想跟她在

卫生间的莲蓬头下把事情办了
,

她用牙刷抽打我的

手臂
,

拒绝了
。

尤小灵回到客厅的沙发上
,

把电视开

了又关
,

似乎很满意
。

也就在这时候
,

我才开了口
。

我要她解释昨晚上她到我美食城里来的举动
。

我说

我嫉妒
。

为了诱使她掏出心里话即使夸张一下也是

无所谓的
。 “

嫉妒
”

我又强调了一下
。

这个词像一

只神秘的手拨动了门拴
,

我的目光鼓足勇气开启了

尤小灵的嘴唇
。

“

我们做女人的总是有期待的
。 ”

她低沉的声音

仿佛提醒我她此刻正站在井底下
, “

我没想到他还

记得我的生 日
,

我有点
、

有点
· , ·

⋯我很感动
,

可心里

别扭
。 ’

她扭了扭腰肢
,

我的手移到她的膝盖上
,

罩

住了她的手
。

“

我本来绝望了
,

可这个蛋糕又让我看到了希

望
, ”

我卡着喉咙模仿尤小灵讲话
。

居然还挺像的
。

这让我吓了一跳 可她没当回事地怔怔地出神
。

乘

我没注意的当「
,

尤小灵用日红擦亮 了她的嘴唇
。

“

我心里很乱
,

昨晚上 家后我差点跟他说 了

我俩的事
。 ”

女人疯起来要多快就有多快
。

我抓紧了

她的手
,

表示 了我的愤怒
。

“

你不要这样 ⋯ ⋯
”

她理解错了我的情绪
。

这

不是绝望
。

我松开了她
。

我记得自己为了消除她的

内疚曾给她说过一些王明刚在外边鬼混的事
,

行贿

又受贿的事
。

我想要不要再给她说一些
。

不过
,

我这

样做就像海洛因贩子
,

慢慢地加大吸毒者的剂量好

让她更加依赖我
。

我想走可移不动我的脚
。 “

那你要我怎样
”

我

糊涂了
,

在头脑的迷雾中有一个念头像一束月光闪

亮了几秒钟 我是那些醉生梦死的食客们的工具
,

同时又是他们寂寞的妻子们的工具
。

如果我此刻在

美食城的厨房的话
,

难保我会蹦进滚烫滚烫的油锅

里
。

一根香烟在尤小灵的唇间缩短成烟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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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根挺胀的阴茎也缩短了我跟尤小灵的距离
,

在卧室里的席梦思上
,

尤小灵的手指抹了抹我肩膀

上的汗水
,

放到嘴里吮吸了二下
。

我嘟嘟嚷嚷地说

着
,

就像一个分不到苹果的幼儿园小朋友
。

她推了

我一把
,

说好吧
,

我也揍你一顿你总应该满足了吧
。

她比我先穿好衣服
,

又歪躺在俯卧着的我的身旁
,

她递给我凉了的果汁
。 “

就这个星期
”

“

就这个星期
。 ”
我想她应该问我有没有变态好

在她没有
。

我感觉挺遗憾的
。

她的这个承诺在我的

心上捅了个窟窿
。

当你有所期待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很慢
,

有时候我真的有点怀疑时间走了
,

到别的地方玩去

了
,

抛下这个寂静的美食城和像空酒瓶似的我
,

呆

滞在幽冥中
。

星期二王明刚没有来
。

号包厢我一直给他保

留到了晚上 点半才调配给一帮地税局的科长们
。

临近年关
,

食客盈门
,

无论是大厅还是包厢都热闹

极了
。

我只穿了件衬衫穿梭在服务台和厨房
、

库房

之间
,

不时地叫外面送水果和啤酒进来
。

我的脸红

彤彤的
,

就像刚拍过两个巴掌
。

我冲着包厢过道上

的镜子做了个拳击的动作
,

惹得守在门口的服务员

小姐个个都笑弯了腰
。

照她们看来
,

我这是在为收

进柜台的一张张百元大钞而激动
。

唉
,

这些个丫头

片子除了装扮自己以及和食客们调情
,

另外还懂些

什么 为了逗逗她们
,

我又弯腰屈腿模仿电影中卓

别林的步法走回服务台去
。

服务员小姐笑得上气不

接下气
,

领班说老板哎老板
,

生意这么好
,

年底的红

包早点发了吧
。

我说好呀好呀
,

等一 一等尤小灵揍

我一顿之后就给大伙儿发红包
。

这句话我差点说出

了口
。

我挺直了腰杆
,

拉了拉领带
,

挥挥手命令服务

员小姐都别闹了
,

各就各位
。

王明刚生病的消息还是他的朋友们告诉我的
,

只隔了一天他们又来了
,

并说为了纪念病中的王明

刚同志
,

他们要求在 号包厢用餐
。

本来那儿已有人

订下了
,

我只得亲自出面给他们安排调剂
。

刚把这

些人安顿到椅子上我就问王部长生了什么病
。

一个

说花柳病
,

另一个说是官迷心窍病
。

我等他们闹了

一阵
,

给他们倒了一圈菊花茶
,

终于有个秃顶的家

伙回头跟我说
,

王明刚染上病毒性流感
,

高烧不退
,

一直在家里挂盐水
。 “

那他应该去住院的
。 ”

我装了

回傻倒挺管用的
。

秃头告诉我
,

他们社区医院的医

生听说王明刚马上要升了
,

这一次主动上门给他打

吊针挂盐水
。

听他这么说
,

我的情绪低落了
。

我想像

得出王明刚家里现在的情景 做丈夫的躺在床上
,

翻着一双金鱼眼嗯嗯啊啊
,

而尤小灵却忙坏了
,

既

要忙着招呼医生
,

接待上门探望的亲友
,

又要给王

明刚削个梨什么的
。

我一想到这个就来气
。

我满大厅地转悠
,

终于

找到一个没带胸牌的服务员小姐
,

就当场训了她一

顿
。

又跑回厨房里
,

从小工手里夺了把尖刀
,

亲手宰

了一条活鱼
。

我站在冰柜边上
,

用沾血的双手点着

了一支烟
。

悲哀
,

像一桶打翻了的洗脚水
,

流淌在我

的记忆里
。

我的骨头在发痒
,

这到底是什么 我三十四岁
,

我活过的这些年基本上都太平无事的
,

我开美食城

赚了钱之后更是如此了
。

我记得最近一次揍我的人

是我在旅游专科学校的恋人
。

那时我是学校广播站

的站长
,

独自一人睡在教学楼顶层的一个八平方米

的广播室里
。

我们恋爱后我指使她从她老爸藏在枕

头底下的旧信封里偷了一只避孕套
,

这惟一的一只

套子我用了洗洗了用
,

后来终于弄破了
。

我没对她

说
。

我搞不到一只新的
,

她也不可能再去偷她老爸

的
,

如果被她细心的老爸发现了那还得了 我实事

求是地跟她说了她就不愿意跟我上床了
。

我继续装

模作样地套上这一只
“

破袜子
”。

现在想来
,

我做商

人所应有的自私就是在当时培养的
。

后来她没毕业

就怀孕了
。

她用一把扫帚抽我的脸时
,

我还拎着那

只破了的套子东躲西藏
。

她一直不停手有点把我惹

急了
。

我用空着的那只手揪住扫帚
,

她哇的一声哭

了
,

她说你还拿着那东西干什么
“

扔了 扔了
”

我

自己朝自己喊
,

一甩手就从走廊的窗户里扔了下

去
。

做完流产手术后我们就毕业了
,

就分手了
。

这之

后再也没人动过我一根手指头
。

这顿暴揍像一座大

山挡住了我的视线
,

我父亲因为我小时候偷家里的

钱去看电影揍过我
,

我母亲因为我跟她顶嘴
,

骂她

江青
,

揍过我
,

可具体的经过我者喉糊了
。

残留的印

象不外乎疼痛
、

尖叫
、

仇恨和悔恨交织以及躲在门

角落里的默默流泪
。

现在我的父亲得癌症死了
,

他

那暴躁的脾气和他和骨头一起已化成一把灰
,

你就

是冲着他那歪斜的墓碑踢上几脚
,

也只会听到风吹

草动之上的几声麻雀叫
。

我的母亲再嫁之后我除了

给她寄点钱就没跟她有什么来往了
,

我跟她提起小

时候她揍我的事
,

她也肯定记不得了
。

难得见几次

面她和她的那机修工丈夫就跟说相声似的
,

一唱一

和一个劲地夸我聪明
,

夸我会挣钱有出息
,

好让我

多掏出几个钱
。

要她来揍我一顿比登天还难
。

颧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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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送外卖
。

我开着摩托车就 了路
,

心里盘

算着这个不肯自己做晚饭的女人到底是谁
。

几张少

妇的脸就像红绿灯似的不停地在我的头脑里转换
。

车子不由自主地开过了中山路又上了越秀大道
,

快

到尤小灵住的小区门口时我才记得那个人所告诉

我的地址在城市的另一个方向
。

我索性开车到了尤

小灵的门口
,

二楼卧室的灯亮着
,

我把了三下喇叭

又调转车头往回开
。

冷风从我敞开的衣服领子那儿

灌进来
,

我想起这个即将吃我送去的食物的女人叫

吴芝英
,

也是一个偷情爱好者
。

我敲开门
,

吴芝英怪

我怎么这么慢
,

她有点等不及了
。

我傻乎乎地干笑

两声
,

没等吴芝英吃完饭我就把她把倒在沙发上
。

我扒了她的裙子和天鹅绒的长统袜
。

我的动作太狂

暴了
,

吴芝英连声惊叫着
,

又嗯嗯啊啊地跟我提议

能不能到房间里去
,

我没理她
。

我表现得一直像个

强奸犯而且确实也像强奸犯
。

当她的呻吟轻得我听

不见了我的手指就挤她的屁股
。

伴随着她时高时低

的惊叫我冲到了顶点
,

然后身子一滚
,

瘫倒在长沙

发前的地毯上
。

吴芝英虽说在这一场激战中处处被

动
,

但她还是挺满意的
。

她夸我越来越厉害了
,

这使

我有点得意
。

请你像揍丈夫似的揍我一顿好吗 这

念头一闪
,

可我看见了粘在她嘴角上的饭粒
,

我一

伸手把这饭粒摘下来
,

放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
。

我

说我要走了
,

不陪你了
,

这几天美食城的生意实在

太忙
,

我不在的话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的
。

星期四晚上我到青少年宫挤在一帮孩子们中

间学弹古筝
,

可手机响个不停
。

这些个电话都是美

食城打来的
,

不是通报说哪个副市长来了
,

在几号

包厢里
,

就是讲恒通电子公司技术部的人年终聚

餐
,

订了四桌
,

问我餐费打几折
。

我烦透了
,

可我不

敢把手机关了
,

照我的推算
,

王明刚的感冒即使再

严重也该好了吧
,

要不他老是热度不退可能真的得

了爱滋病
,

如果他得了爱滋病那我这个祸可就闯大

了
。

我问我的古筝老师尤小灵这几天来上班吗
。

她

说她爱人病了
,

每次到这儿都来去匆匆
,

没碰到过
。

我丁丁冬冬地乱弹一气
,

惹得边上的小孩都停下来

看我
,

弄得我不好意思极了
。

我说我要走了
,

心情糟

透了
。

我的另一个古筝老师笑嘻嘻地说你忙就回去

吧
,

什么时候你约个时间
,

我单独给你补补课吧
。

碍于尤小灵的面子
,

我没动过我这个刚从师大

音乐系毕业的古筝老师的念头
。

不过
,

照这个女孩

看来
,

我这么个美食城的老板每星期两次到青少年

宫来学这玩意儿
,

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
,

在于浪漫

和情爱之间
。

每次她那清澈如山泉的目光落在我的

脸上我总有种恐嗅
。

每次她走到我身边我都闻到一

种少女的清纯气息
。

不知为什么
,

对这样冰清玉洁

的女孩儿我差不多不敢碰 了
。

回到美食城之后我依旧像一条想咬自己尾巴

的狗
,

烦躁不安
。

服务台下放着几个马夹袋
,

其中的

一个内有件灰色的羊绒衫
,

我问这是谁的
。

收银员

小姐说这是常在 号包厢用餐的王明刚落下的
,

已

经好几天了
,

估计他自己都忘了
。

我立即抓起电话
,

拨通了王明刚家的号码
。

电话是王明刚接的
,

声音

有点嘶哑
。

我说了这个事
。

从话筒里传来的还有开

着电视机的喧闹声
。

打尤小灵的手机她总是关机
,

我开始怀疑自己

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
。

我一个人到街对面的湘宾

酒店里去点了几个菜
,

又叫了一瓶红酒
,

这家酒店

的黄老板亲自跑过来接待
。

黄老板拍我的肩膀叫我

兄弟
,

说你那儿生意这么好
,

我都眼红死了
, “

兄弟

你教我几招吧
”

我真想把我亲自给那些寂寞在家

的少妇送外卖的事当玩笑跟他说了
,

我赶紧往嘴里

塞了个千张包
,

还是把这句涌到喉咙口的话堵住

了
。

我的星期五就这样喝醉了
,

也就稀里糊涂地过

去了
。

星期六我给我在旅游专科学校时的女朋友打

了个长途
。

她已经辨不出我的声音了
。

我只好硬着

头皮向老情人自报名号
,

我说那只破套子你还记得

吗 我为这只破了的套子向你道歉
,

并且衷心感谢

你用那把扫帚抽我
。 “

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
。 ”

她边

上的孩子哭了
,

他丈夫大概在卫生间里大着嗓门喊

把被子拿出去晒晒
。

突然之间抽泣了两声
,

我说
,

我

是谁 我是一个鬼
。

然后我搁掉电话
,

就在我抬头的

当口
,

我看见几个穿羊绒长大衣的女士从大厅门口

走了进来
,

领头的那个是尤小灵
。

她似乎刚从美容

院出来
,

脸蛋儿光辉灿烂
。

我眼睛湿润地说
“

你来

了
,

王部长呢 王部长的感冒好了
”

场号包厢
”

跟随在她后边的吴芝英渊舌了
。

我还认出了两个跟我有一手的女人
。

看样子

她们都是小姐妹
,

这真出乎我的意外
。

我手撑着桌

面让自己镇定下来
。

服务员小姐领着她们进了包

厢
,

不一会儿
,

她拿着她们点的菜单去厨房
,

我叫住

了她
, “

就她们几个
”

小姐点了点头
。

今天这个葫芦

里装的什么药
,

我有点不明白了
。

我给王明刚打手机
。

他说他在乍浦海滨度假

村
,

他的感冒好了
,

一帮子朋友正在玩呢
。 “

那 号包

厢我就不给你留着了
。 ”

我没说现在坐在 号包厢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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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他和他朋友们的妻子
。

我乘上厕所的当口 奋右拓

号包厢门口站住脚
,

里边挺热闹的
,

你说我怪话我

罚你酒
,

中心人物还是尤小灵
。

我的手已按住了门

把手
,

可想了想还是算了
。

后来我去石号包厢还是服务小姐来叫我的
。 “

比

他们的丈夫更难侍候
”

小姐刚挨过骂
,

撅着小嘴

说
。

我有点不相信地赶紧去了 号包厢
。

门一开
,

掌

声四起
,

屋子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
。

空调开着居然还有人抽烟
。

我德了换气扇的

开关
。

“

张老板
。 ”

尤小灵叫我张老板
。

她用手里的筷

子敲了敲面前的一盆香辣蟹
。 “

你这是怎么搞的
,

这

菜里有一只嶂螂脚你知道吗
”

我吓了一跳
,

三步并

作两步走到那儿去瞧
。

油汪汪的汤水里确实有黑乎

乎的一截东西
,

分不清是树叶杆儿
、

是头发丝还是

她们所说的嶂螂脚
。 “

这怎么会呢 你们是老朋友

了
,

这怎么会呢
”

我想去拣这东西
,

尤小灵一掌抽

在我的手背上
。

“

你他妈的放规矩点
”

尤小灵尖着嗓子
,

眉毛都竖起来了
。

我的手背

火辣辣地疼
,

手呆在半空中
,

好像还在等第二下似

的
。 “

烧这样差的脏菜
,

还想在尤大姐面前动手动

脚
,

你昏头了你
”

吴芝英发起了助攻
,

我朝她看了

看
,

脸涨红了
。

我的手刚才朝前伸的时候触碰到了

尤小灵披散着的长发
。

“

我们的老公不在你欺侮我们还是怎的
”

我后退到包厢门口
。

我觉得我快疯了
。

一个杯

子朝我扔过来我躲也没躲
,

倒是跟进来的服务员小

姐拉了我一把
。

杯子砸在门上爆炸
。

我的手摸到了

背后的门把手可已经迟了
。

吴芝英过来把服务员推

出门去
,

关紧了房门
。 “

你不把老娘们放在眼里今天

我们倒要好好地收拾收拾你
”

尤小灵说着上前抽

了我一记耳光
,

另外的女人又是踢又是瑞地都上来

了
,

而背后吴芝英的手抓着我的屁股
,

使劲地揉捏

着
,

跟她来高潮时一个样子
。

我的阴茎充满了愤怒和血
,

精硬壮大
,

可流出

来的却是眼泪水
。 “

这家伙哭了
,

真的还是假的
”

“

真的
。 ”

尤小灵的脸凑 来又转回去
。

围拢着的女

人各自回到座位上
。

我抹了把脸颊上的泪水
,

踩着

满地的碎玻璃出了门
。

我对拥挤在走廊上的服务员

说没什么没什么
,

香辣蟹里是有一只嶂螂脚
,

快去

撤了
,

关照厨师长重新弄一盆快点端上去
。

我回到

收银台那儿点了根烟
。

过了十分钟
,

尤小灵她们出

来了
,

账是尤小灵结的
,

她问我多少钱
。 “

碎了三个

杯子也算上去
。 ”

她补充说
,

我点了点头
,

招了几下

计算器
。

,’ 块
,

打七折
,

那盆香辣蟹和打碎的酒杯彼

此抵消
,

就都不算了
。 ”

尤小灵笑了笑
,

目光找到了酒柜 上的玻璃镜

子
。

我付给她两块钱找头的时候她揪住了我的手

指
。

我的心像一碗水
,

抖了抖
。 “

张老板今后我们还

会来的
,

王部长他们也会来的
,

不过美食城的卫生

可要注意了 一 我没用假币吧
”

碗里的水洒了
。

“

我没欠你什么吧
”

她追问了一句
,

捏了捏我的手指
。

我只能点点头
。

我的心湿流渡的
。

我怕我再张

口说话又会哭
。

我对我所从事的这个服务性行业已厌烦透了
。

上接第 页 刚和芳子都笑话我
,

包括陈深
、

马

辉这些只懂艺术不懂生活的人都用电脑打字了
。

我

有时不理解他们很像马辉长时间不会使用 机和

手机一样
,

这些人
“

叛变
”

得太快了
。

但我仍怀疑钟

山打字的速度
。

他本人肯定不怀疑
,

就像他不怀疑

自己开车满街跑一样
。

细想起来我和钟山从来没正经谈过工作
,

前儿

次见面就知道他在什么机关里
,

现在好像又回到跟

部队有关的单位创作室
。

其实他有没有工作都无所

谓
,

我猜想他根本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按图索骥地

做什么
,

也许能做得很好
。

对于作家和诗人最好别

问他的职业
, “

问他的职业就像问太阳和月亮的职

业一样
,

那是对他们的侮辱 ,’

谈起话来很认真的石钟山
,

在温和的笑谈中有

着东北男人的刚毅 年轻时在公主岭
、

吉林市当过

兵
,

那一段时光虽然短暂
,

好在我有在吉林生活的

经历
,

虽然也短暂
,

但毕竟乡音不改鬓将衰呵
。

如果按经历算
,

我和钟山大相径庭
。

他出生于

军人家庭
,

我只能算书香门弟的后裔
,

但是人生苟

同的地方很多
卜

我想除 彼此尊重外
,

并未见趋从
“

患者笃敬乃做人之根本
” ,

但愿钟山未来的修炼能

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食粮
、

在他修炼的语言通道里我

能像老鼠 一
样由始至终吃到满意的奶酪

,

让父亲的

真实触摸到我们的另一生存空问里而的真实


